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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坦先生（1916—2001）是我们最敬

爱的老师，是我国著名建筑教育家、建筑

理论家和建筑史学家，是大师级的教授和

学者。先生毕业于中央大学，负笈到美国

著名建筑大师赖特门下研修，学成归国。

建国前，他毅然投奔解放区。

1957 年，梁思成先生派人邀请他来清

华，任建筑系副系主任，主持教务系务，

指导毕业设计和二年级设计。先生是中国

近代建筑史研究的奠基人，主持翻译和编

写了《建筑理论译丛》和《中国近代建筑

总览》；创办清华大学建筑设计院，任院

长兼总建筑师；创办《世界建筑》杂志社，

任社长兼总编辑；后又去深圳创办深圳大

学建筑系和《世界建筑导报》。先生一生

功业炳耀，在多个领域都对当代中国甚至

春风化雨  一代名师
——纪念汪坦先生诞辰 100 周年

○曹　汛（1961 建筑）

汪坦先生

国外的建筑教育、建筑理论及建筑历史研

究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先生学养完

粹，品德高尚，一生大有建树，又襟怀坦

荡，慈祥和蔼，平易近人，对我辈后生学

子提携教养，关怀备至。他和我们亲如父

子，晚年对年轻学子更像一位慈和的老祖

父。我们到他家恭祝他八十大寿，预祝他

成为百岁寿星人瑞。而他后来不幸偶感肺

炎，医治不当，撒手人寰。但他的音容笑

貌、爽朗的教诲声音，则永远地留存在我

们的脑海之中。我有幸作为先生初到清华

亲教过的第一班本科微末弟子，受教最早，

受益最多，感受殊深。今值先生百年诞辰，

止不住心潮澎湃，不顾疏浅，敬撰小文，

以是纪念缅怀。

老师讳坦，字坦之。远祖世居安徽，

后迁苏州，为苏州人。老师人如其名，才

思和学问汪汪洋洋，心胸和性情坦坦荡荡。

老师是思想敏锐的学者，又是可敬可亲的

教育家，一生以教书育人为神圣天职。无

论是课堂讲授，批改设计，还是学生到他

家里请教，他都是那样投入。课堂上讲得

起劲，常常扔掉讲稿高谈阔论，甚至解衣

磅礴，滔滔不绝。每到会心之时，学生听

得起劲，不免神色飞扬、手舞足蹈，甚至

高兴得前仰后合。带有真知灼见、奇思妙

想的火花，往往正是这样迸发出来，使聆

听的人受用不尽，觉得是春风化雨、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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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 届二年级的设计和设计原理，结合设

计讲住宅设计。先生教本科直到“文化大

革命”开始。拨乱反正后，实行了研究生

制度，先生成为第一批博士生导师，此时

他已经过了退休年龄。后来先生亲授的入

室弟子中出了马国馨院士、赖德霖、吴耀东、

陈伯冲等建筑界杰出的人才。清华建筑系

的学生，无论是本科生还是研究生，无论

是他教过的还是没教过的，都对先生极为

敬重，有口皆碑。

罗曼·罗兰有一句名言：“要散布阳

光到别人心里，自己心里得有阳光。”汪

师的心中充满阳光，又不停地照射到学生

心里。清代学者刘梦震有言：“凡暗室冥

坐，各与一支灯，功德乃不可有二。”拨

亮一盏灯自然也是一大功德。一位颇有造

诣的航天工程师，隔着专业，也要找到汪

师家里问道，称汪师为拨灯之人。另有一

名清华其他系的学生，本不认识汪师，在

图书馆借书时发现汪师的登记签名，就问

谁是汪坦。恰巧汪师正在借书，便说我就

是。图书馆不是谈论的地方，汪师就把学

生带到家里，讲了一下午读书做学问的事。

此事一时传为美谈，汪师说自己“捡”来

一个好学生。明代张岱曾说：“人无癖不

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人无痴不可与交，

以其无真气也。”汪师是性情中人，以教

书育人、拨灯照路、发现人才、奖掖后进、

解惑指迷为己任。而这一切都成了他的癖

好和痴情，成了一种天性。我受汪师的影响，

也想做一名教师，好不容易 55 岁才谋到一

教职。期冀以汪师为学习榜样，诲人不倦，

有教无类，但是力不从心，先生的高风亮

节是我等后辈难以学到家的。

老师出生于一个文教世家，高祖父做

阳光。

老师在美国师从现代建筑大师赖特，

学成后回国，在建国前毅然投奔解放区，

到了解放不久的大连，在大连工学院任教，

教施工，任基建科长。大连没有建筑专业，

梁先生欣赏赖特办学的民主自由和谐空气，

早在东北大学办系三年，三个年级 40 名学

生在一间大教室里混杂画图，四教授指导

改图直到深夜。梁先生广招天下英才，南

京刚一解放便写信邀童寯先生北上。招请

汪先生本是 50 年代初，但因梁先生遭到批

判，自身不保，失去人事权，此事便被搁置。

直到 1956 年梁先生得到平反，恢复工作，

才派人专程从大连请汪先生来清华建筑系，

任副系主任，主抓教学和系务。梁先生社

会工作繁多，依靠汪先生为得力助手，实

际上也是自己选定的接班人。

汪先生是 1957 年初到清华，梁先生请

他指导 1958 届毕业设计。清华建筑系由四

年制改为六年制，1958 届是第一个六年制

毕业。除教六年级毕业设计外，还教我们

 汪坦、马思琚夫妇，马思琚为著名音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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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 54 年镇江府学训导。1959 年我们班到

苏州参观古典园林，有幸拜见了老师的父

亲，我们称为太老师。太老师讳星伯，字

景熙。当年他已是六七十岁高龄，还亲自

热心给我们做导游，讲起苏州园林滔滔不

绝，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后来谈到他写

的《假山》一文，论述极其精彩，研究园

林的内行皆奉为圭臬，备受推崇。太老师

为苏州高士奇人，他工诗文，能书画，医学、

古琴、博物、考古无所不能，解放后受政

府邀请主持修复拙政园、耦园。他还善棋艺，

常能出奇招制胜。太师母也出身名门，她

的父亲是同治十三年状元、工部尚书陆润

庠。章太炎先生的高足、我国著名文学家、

书法家、原中央大学文学院院长汪东先生

则是老师的一位叔祖。当代建筑界的名人

汪季琦也是老师的一位叔祖。我在这里说

起老师的家世，家学渊博，和汪家上几代

名人的道业文章，是想告诉我们建筑界的

后辈学人，我们曾经拥有怎样的前辈大师！

汪师家里几位名人多才多艺，不可以只看

作是书香门第，家族血脉，更应该看作是

我中华文明世代传承的文教传统。我们汪

师的品德才华和对教育事业的忠贞不渝，

正是继承我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汪师不

慕虚荣，淡泊名利，自甘寂寞，无私奉献，

这也正是中华民族一大批精英文化人士共

有的高尚情操和精神境界。我写的这一篇

纪念先生的文章，不仅仅是对先生的怀念，

更是要颂扬千千万万和先生一样传承着中

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文教人士。

老师才华横溢，思想敏锐，学贯中西，

博通古今。在建筑设计及其理论、近代建

筑史研究、现代建筑理论研究都有辉煌的

业绩。他本该被评为院士，但他自己不报，

很多人都替他惋惜，老师却泰然处之。其

实我知道老师不慕虚名，只是觉得他应该

得之。而使我感到悲痛的是，老师本来体

魄康健，心胸开阔，说话声音洪亮，我们

为他祝贺 80 大寿时，都希望他活过百岁，

到他百岁时我们这些七八十岁的弟子再来

给他敬寿面、切蛋糕、吹蜡烛、唱生日歌，

不想没几年他就因偶感小疾，医治不当，

溘然长逝了。我听闻先生病逝的噩耗，如

五雷轰顶，失声痛哭……

老师在学生中有崇高的声望，备受学

生爱戴。古语云：“师徒如父子”，我们

这些老学生都把他看作慈和的父辈。从

1958 届开始到“文革”之前，他一共教了

十几个年级的本科生，大约 1300 多人。这

些学生如今也都七十岁以上了。后来他又

带了不知多少硕士和博士，那些年轻人都

把他当作祖辈一样爱戴。

1958 届学长邵友仁在《难忘清华》一

文中回忆：“在这里我要特别提起建筑系

的汪坦教授，他是我毕业设计的导师，为

人坦荡，学识渊博，是我一生最尊重和崇

拜的恩师。在整整一年的毕业设计过程中，

不论在学术观、价值观和人生观，他都对

我有很大影响。在离校后数十年的工作中，

耳边常常会出现他对我谆谆教导的声音。

每次回到母校，我都要去看望汪老。”

北京大学建筑学研究中心副教授董豫

赣在《大师与中国》一文中说：“汪先生

大概是赖特唯一的中国弟子。这位梁思成

先生在清华的继任者，是我所见最渊博也

最敏锐的学者。……他原可以承传赖特的

衣钵成为中国现代建筑大师的，但汪先生

的兴趣似乎更在于中国的近代建筑以及建

筑理论的研究上，并在这两方面都成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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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的鼻祖。”

老师的晚年，子女不在身边，他的入

室弟子赖德霖、吴耀东一直像儿孙一样照

顾二老。后来，赖德霖去了美国。老师仙

去后，吴耀东为他操办了丧事，并且照顾

着师母。另一位入室弟子陈伯冲乘飞机专

程从上海赶来吊唁，还有一位叫贺承军的，

据说并不是老师亲炙的私淑弟子，也专程

从外地赶来吊唁。还有深圳大学当时的建

筑系主任许安之也专程前来吊唁，说他们

一直感念汪师创办深圳大学建筑系、建筑

设计院和《世界建筑导报》的丰功伟绩，

说汪师住过的房子还保留着，将来要作纪

念馆。1960 届学长罗森代表他们班级献了

一个最大的花圈。

我当时正住院做手术，想写一副挽联，

作一首挽诗，却怎么也写不成、作不成，

脑海里萦绕的总是学养完粹、功业炳耀、

品德高尚、奇人高士、千秋师表这样一些

断句，而不能连缀成篇。“人之云亡，邦

国殄瘁。”老师的逝去，不仅是清华建筑系、

清华大学的巨大损失，也是我国建筑界、

建筑教育界的巨大损失。

“楼台贴地太纷纷，出世人高静不闻。

山顶晴霞山脚雨，仙凡只隔一重云。”老

师仙去，我总是想到这首古诗。当时吴耀

东等人筹划要为老师出一本纪念文集，我

写了一篇《哭汪师》交给他，后来种种原

因纪念文集未能出版。如今正逢先生诞辰

百年，希望能在《清华校友通讯》一角刊

发此文，是为通告汪师遍布海内外各地的

桃李学子。                       2016 年 5 月 12 日

我的父亲张新铭于 1994 年 8 月 14 日

病逝，至今已 20 多年了。他虽已永远地离

开了我们，但我们却难以忘怀他的许多往

事。

父亲生于 1916 年 5 月 2 日，原籍山西

崞县（现为原平县），四岁到太原。我的

爷爷张孔怀是公费留日学生，毕业于日本

农业大学，系畜牧专家。抗战前当过公营

牧场场长兼技正（即总工程师），还创办

过山西省第一个农研所场，当过几年农专

教员，干过两年县税局长，还置有少量土

地出租。

父亲童年聪慧，在太原国师附小读书

时成绩较好，高小毕业考试名列第一。

1928 年考入太原进山中学名列第三。1931

年暑假又考入北京市立一中，半年后又转

回进山高中学习。

在读初中时，父亲就开始接受共产主

义的宣传影响，思想上逐渐产生了对共产

主义的信仰，政治上拥护共产党，行动上

积极参加党组织领导的宣传活动。1933 年

由任弼绍介绍，父亲参加党的外围组织“社

会科学者联盟”（简称“社联”），帮助

散发秘密小报、传单。

缅怀父亲张新铭
○张路英


